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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懂的诗

夏夜冰心洒窗，一扫满庭香尘。每
至夜晚，最稀有最茂盛的灵感，奔向我。
它总是升起在思想最无垠的星空……夜
是如此的美妙。那些奇思妙想，总是如
此充沛、奔涌、完整。我被一种美妙的让
人晕眩、摄人心魄的点状光晕加身，仿佛
忘记了自我和夜色。

研究认知神经心理学的洪兰教授
说，人到了夜晚，大脑的血清素分泌就会
下降，所以人由白天的理性会演变成夜
晚的感性，从而变得敏感、情绪低落。我
时常在想，也许夜，更能创造一个作家和
伟大的作品。鲁迅，是有名的“夜猫子”，
常常深夜伏案写作。他写过一篇我特别
喜欢的《夜颂》，“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
所给予的光明”，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对
夜的喜爱、赞美，以及辛辣、抗争。鲁迅
眼里，夜是最诚实的。他还写过一篇叫
《秋夜》的散文，“猩红的栀子花开时，枣
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我又听到夜
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在
《秋夜》的文章里，能见到鲁迅文笔的清
新俊逸、文字的细腻优美。我想，丰都的
夜，一定是多元的夜颂。

夜是一面镜子。我总能循着夜色的
澄明，找到自己的心境，不管白天有多么
无序、匆忙、浮躁。一湾月光，竹叶与清
风共奏一曲沙沙的交响乐，影子在光下
婀娜多姿地飞舞……像极了敦煌壁画的
飞天和清明夜色的丰都。夜里的丰都，
它有夜曲、有灯火、有梦境、有烟花、有魔
幻。夜曲生灵动、灯火给希望、梦境催理
想、烟花惹激情、魔幻变终章。当我从初
心到冰心、从热情到真情、从苦难到磨
难，只是殊途同往、过往浮华、与光同

尘。走过去的夜是一片风景，未曾
来的夜是一种热盼。

想着白天电梯里，汗味、混着汗味的
古龙香水味和烟味等各种的气息，突破
了边界感的扑面而来，时空总是交集得
行色匆匆与直迫人心。时常我那些幼稚
的思想、不羁的灵魂、炽热的激情，总被
包裹在像充溢磷粉的如同电梯般的密闭
空间里，好像只要扔下去一根小小的火
柴，一瞬间即会爆炸。而夜晚，有无限的
开阔与天际，是承载心的容器，可以空
杯、重生、欢腾。有时候人要脱胎换骨，
经历所谓的“爆炸”，在夜里总能找到最
完美的答案以及最彻底的成全。如同丰
都，有现在，有未来。

夜晚，我时常会想到里尔克的一段
我最喜欢的文字：“我可能什么都想要：
那每回无限旋落的黑暗以及每一个步伐
升盈令人战栗的光辉。”夜给了我们无限
的漫长，或许我们也享受那种深不见底
无边无际的黑暗，因为从黑暗到光辉的
升盈，那才是真正的极致。孙逖的“香阁
东山下，烟花象外幽；更疑天路近，梦与
白云游”的意境，又在我眼前升腾、回
旋。夜晚，那些飞舞在夜空的我的文字，
仿佛能跟着那些优秀先贤，做到如月亮
般的干净、清新、洗练、深刻、光明的一种
调性。而我热爱的丰都，太像里尔克、孙
逖的描述。

圣人孟子和王阳明，曾提出要涵养
“夜气”。《传习录》指出，良知有“夜气”的
滋养，就有“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一个
人只有养好了“夜气”，才能形成“平旦之
气”，即清明之气。每当我在丰都这座辨
识度极强的城市，进入子时，还在阅读

“心有千秋”之纪昀创作下的文言志怪小
说《阅微草堂笔记》，总能不惊不怖。因
为我在丰都，在涵养“夜气”。而《阅微草
堂笔记》它所表达的，依然是如丰都一样

孝道与行善的普世价值，这一点它们是
完全契合的。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
雨”。夜晚，我如果能摘下文武兼备、
既婉约又豪放的辛弃疾的那颗“星
辰”，用夜的光芒，去戳穿理想的
慵懒、力量的荒芜，重塑一种“灵
性、轻盈、锋芒”，独自盛放“情
怀、格局、气魄”，那一定是丰都
的夜，给予我的无比的锐气！

洪兰教授从人脑分析，得
出结论说：“我们都以为做决
策的是理性，其实是感性。若
没有了情绪，没有了偏好，人
无法做决策。”我在丰都，浮生
的承转离合中汲取蕙心兰质、
流光华年，需要的是永不枯竭
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色。丰都这
座城市，仿佛看上去应该完全理
性，但实际它充满了无限的感
性！当我望着苍翠欲滴的极夜，感
慨它像极了丰都文化的气象。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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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斜进厨
房时，我已手捧

几朵刚刚打开花苞的栀子花，洁白的花
瓣沾着清露，散发着可人的香气。今天
采花可不是用来插瓶观赏，而是要参与
我的早餐食谱，做栀子花煎饼。这是我
首次将栀子花当作食材，不知煎出来的
饼会是何种滋味。

想要做出美味的栀子花煎饼，食材
的功课自然要做足。能肯定的是，栀子
花不仅能观赏，能入药，也是可食的菜
品。明朝高濂所著《遵生八笺·饮馔服食
笺》中，有详细描述栀子花的多种吃法。

“采半开花，矾水焯过，入细葱丝、大小茴
香、花椒、红曲、黄米饭研烂，同盐拌匀，
腌压半日食之。用矾焯过，用蜜煎之，其
味亦美。”寥寥数语，便将腌渍栀子花和
蜜煎栀子花的做法展现得淋漓尽致。再
如，“采花洗净，水漂去腥，用面入糖、盐
作糊，花拖油炸食。”明代王象晋的《二如
亭群芳谱》亦有记载，将栀子花制成果
脯：“大朵重台者，梅酱、糖蜜制之，可作
羹果。”如今，中国许多地方仍有吃栀子
花的传统。湖南长沙的凉拌栀子花清爽
可口，江西、浙江的栀子花炒肉鲜香四
溢，云南拿栀子花炒蛋、做羹汤……

将栀子花一片一片掰下来清洗，洁白
无瑕的样子真是养眼。资料记载，栀子花
含多种生物碱，带有苦涩味。我有点生

疑，忍不住扯一片花瓣送进嘴里，没错，确
实是苦的。于是，像处理菠菜一样去涩，
用滚烫的开水将栀子花焯一下后迅速捞
起。接下来，将白白的花瓣与面粉、糯米
粉、鸡蛋，连同这个早晨美好的期待，一同
装入一个大碗中。缓缓加水，添上一勺白
糖，半勺食盐，用长柄勺轻轻搅拌。当甜
与咸交融，面糊干湿均匀，呈现出恰到好
处的流动感时，食材算是准备就绪了。

预热的煎饼锅吐着温柔的暖意，均匀
抹上橄榄油，油珠子在高温下亮晶晶地集
结。倾糊而下，瓷白厚实的花瓣在浆液中
堆叠，锅铲轻旋，将其和面糊一起均匀地
铺满锅底。合上盖子，丝丝蒸汽随即从缝
隙间侧漏出来，越来越多，在灶台上空摇
摆成朦胧的轻烟。鼻尖已捕捉到了香气，
栀子花的清冽混着面糊的味道让人充满
幻想，锅里究竟发生着怎样的化学反应？

五分钟转瞬即逝。掀起锅盖，我看
到了平日里喜欢的煎饼画面：金黄的饼
身圆润饱满，边缘微微上翘，泛着诱人的
光泽。细密的气孔均匀地分布在饼身之
上，不焦不嫩。扑面而来的，是油脂香气
裹挟着栀子花的清香与蛋白质的烤香，
瞬间将整个厨房填满。操起锅铲熟练地
一挑一折，两次对叠的煎饼变成整齐的
扇面，稳稳入了盘中。此刻，整个清晨的
神秘感都凝聚在了这小小的盘子之中。

赶紧冲一杯热牛奶坐下来。轻轻咬
下一小口栀子花煎饼，饼皮在齿间来回
研磨，舌尖细品其味。还行，焦香满溢，

栀子花的清香还在，后味
余甘，而苦涩味完全消失，看
来焯水加调糖是明智之举。尝
试成功会给这个早晨带来愉悦之感。此
时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大快朵颐。一口酥
软有劲道的饼，配一口温热的牛乳，任饼
香与奶香在口腔里缠绵交织，合着清晨
的温柔一点一点流进我的胃里。

回首这一年，因为迷上各种各样的花
煎饼，经历了无数个这样的早晨。玫瑰的
浪漫、茉莉的清雅、南瓜花的质朴、黄瓜花
的清新，甚至连鱼腥草花、马兰花等一些野
花，都成了我餐桌上的美食。每一种花与
食材的搭配，都像是一场奇妙的邂逅，碰
撞出独特的美味。每一次尝试都有未
知的小小冒险，有时面糊太稠煎出粗
糙的纹路，有时煎饼时间偏长把花瓣
烤成褐色的标本，有时原材料处理
不当难以下咽……一次次将未知
的忐忑与惊喜和面而煎，我在日
复一日的尝试中终于烹制出了独
属于自己的饼食时光。那些撒
在面糊里的白糖与盐粒，就像点
缀生命的欢笑与泪水，一调一
和，皆是限量版的人间至味。

当晨光再次爬上窗台，我
又将用新的鲜花煎新口味的
饼，这是我平淡生活的乐趣，期
待在下一口饼香里，尝出意想
不到的惊喜。（作者单位：重庆
市开州区汉丰第五小学）

去川西，穿越格聂南线，
穿越夜莺吐出的青铜的火，
穿越雾阵，披一路黄沙，向秘境——
探究我的山水、风雪、花草与泉眼……

并肩伫立，以目光擦拭午后的光瀑。
它明亮得要融化我们未启齿的秘语；
它轻柔地摩挲着雪峰悬垂的钟杵。
在这雪域奔涌而来的澄明里，
你与我，与这无垠的碧绿之原，
缓缓合拢，凝作掌心
一粒微亮的玛尼石。

在格聂之眼，在大地澄澈的凝眸深处，
我们俯拾繁花，我们仰望苍穹，
破解时光分解成晃动的酥油符咒，
触摸水波如经卷在静默中舒展……

在格聂之眼，夕阳从雪冠倾泻，
弧形的草原，碧色漫进肌肤
沁入骨髓。暮色四合的原野上，
身形渐矮，而我们的影子
紧贴着草尖，向远方延伸，
如两盏悄然靠近的酥油灯芯，
在无垠的寂静里，拨动未启的经轮。

旷古的风，吹动天际的经幡，
恍若群星搬运着光的舍利。

斜晖沿着山脊静静地流淌，
如一道未闭合的圆满轮回。

交叠的影子被拉长、凝固，
渐渐沉淀为一方沉稳的蒲团。

花海、草甸、林涛、雪岭……
尽收格聂一眼，汇成幽深的秋波，
成为一泓倒置的苍穹。
当万籁终将归结于行旅的足音，
我们仍旧锚定在圣洁之眼的中央，
在彼此的眼眸里，照见完整的坛城：
这圆融的相守，比暮色更恒久，
比初生的光，更接近永恒。

（作者单位：重庆市合川区文化馆）

老屋右前方有棵杏树
儿时的烙印，家的惦记
时常在远程的监控里
令我眼眶湿润

父亲穿着泛白的蓝色中山服
进进出出，母亲

戴着米白色的头巾和子女们
在厨房里烙饼

如今，父母把安稳的家
过继给我漂泊的都市

院内水泥地砖
却未能止住芳草葱绿

姐姐常常在小院里清扫
而老屋门前那棵杏树
每年都会长高一截
长成我的仰望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

夜 □王海燕

花饼食趣 □陈进

村夜（外一首）
□陈云

树林漆黑
一块块巨幕罗列山腰
灯，像是夜的眼睛

风嘟囔着飘来
小草和树叶清晰可辨

月亮来了
撩人的帷幔
匀称地遮住农田和小径

远处
蛙声阵阵

老屋·杏树

在格聂之眼的澄明里
□胡中华


